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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全球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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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清华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２．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０５）

摘要： 本文将从自由贸易、资本流动和外来移民这三个方面分析全球化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及正

负面影响。 虽然美国曾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但全球化对美国的副作用越来越凸

显，引起了中下层白人的反对，并导致特朗普在最近的大选中上台。 反全球化激发的美国民族

主义、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政策，将可能危害美国的现存体制和国际秩序。 美国的例子说明，
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自相矛盾的方式塑造着当今世界，它既是一个发展趋势，也因其副作用

而引起反全球化的反弹和来自原主要推动者的阻力。 因此，全球化的副作用及反全球化的现

象都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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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维·赫尔德（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和安东尼·麦克格鲁（Ａｎｔｈｏｎｙ ＭｃＧｒｅｗ）给出的全球化定义是：“全球化指的是社会交往的跨洲际流动和

模式在规模上的扩大、在广度上的增加、在速度上的递增，以及影响力的深入。 它指的是人类组织在规模上的变化或变革，这些组织把相

距遥远的社会联结起来，并扩大了权力关系在世界各地区和各大洲的影响。”参见［英］戴维·赫尔德、［英］安东尼·麦克格鲁著：《全球

化与反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 页。 这是一个涵盖全球治理的更为宽泛的对全球化的定义。 本文由于篇幅所限，
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直接相关的问题上。

２０１６ 年是全球政治剧烈变动的一年，其中最

大的“黑天鹅”事件要数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当选为美国总统。 它连同英国脱欧、欧洲反难民

运动以及极右翼的兴起，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正

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并可能对全球治理和国

际秩序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而贯穿这些事件

的一条主线便是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浪

潮，主要表现为反对自由贸易和外来移民。 在经

济方面，全球化意味着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①它确实能促进全球

范围内生产总量的增长和各国总体福利的提高。
然而，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中的全球化反对者

认为，全球化造成了失业、收入下降、经济不平

等、政治冲突、国家认同危机、犯罪活动和国家安

全威胁等严重问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质疑全

球化的人认为，“全球化话语是在为新自由主义

的全球计划做辩护，并企图将它合法化。”这个计

划就是：创造一个全球自由市场，并使得美国式

的资本主义在全世界主要经济区内大获全胜。
于是，在他们看来，没有美国的霸权，促进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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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关系的自由世界秩序就不可

能稳固。 因此，全球化被他们理解成为美国化的

近义词。① 但是，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的态度

转变了。 特朗普总统的反全球化立场意味着，美
国“脱离自由国际主义阵营，改投了民粹民族主

义阵营。”②

反全球化并不是新近出现的现象，但这次不

同于以往之处在于，曾一度是全球化主要推动者

的美英等西方国家，现在却成了它的强烈反对

者。 本文将从自由贸易、资本流动和外来移民这

三个方面，分析美国参与和推动全球化的历程与

全球化对美国经济发展的正负面影响。 首先考

察美国在两次全球化进程中的参与形式、所发挥

的作用，以及最终结果，然后分析当前全球化对

美国产生的副作用，以及相当多的美国人反全球

化的原因，最后探讨反全球化将对美国国内政治

和国际秩序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一、美国参与全球化的历程

全球化是一个长期发展但晚近才得到关注

的现象。 人们一般在谈论全球化时，多指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以来全球一体化程度加深的现象，但
作为普遍意义上的全球化，至少可追溯到 １９ 世

纪，特别是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前的 ４０ 多年时间。 在“一战”爆发前夕，世界

范围内商品、资本和人口的自由流动都达到一个

历史性的高峰，堪与冷战后的情况相提并论。③

当时各国商品出口总额占到世界 ＧＤＰ 总量的

８％，外国资本存量占到世界 ＧＤＰ 的 ３２％，而移民

存量占到世界人口的 ２５％。 尤其是后两者的全

球化程度堪与冷战后的情况相比，而且当前资本

全球化的程度仍未达到“一战”前的最高水平。④

虽然这一时期英国是推动全球化的主力，但
美国也充分参与其中，且带有一些延续至今的特

点。 对外贸易并不是当时美国参与全球化的主

要方式，因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

维持着很高的关税，不过其商品进出口额通常也

能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１２％左右。⑤ 当时美国参

与全球化的主要方式是资本和人口的自由流动。

美国在“一战”前长期是资本净流入国，需要靠外

国投资来平衡其经常账户赤字，而美国在 １９ 世纪

后期建立起的金本位制度，有利于资本的自由流

动。 大规模的外来移民是美国参与全球化最显著

的特点，１９２０ 年前的半个世纪里，超过 ２ ６００ 万移

民进入美国，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重最高时接近

１５％。 如后文所示，美国的这些特点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第二波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得同样明显。

第一波全球化进程具有很多固有缺陷，在两

次世界大战之间遭遇了严重危机。 美国不仅深

陷其中，其政策还使危机更加恶化。 １９２９ 年后的

大萧条使美国重回贸易保护主义。 为了保护美

国的就业和产业，１９３０ 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
将税率最高提高至 ６０％，这引发了各国的强烈报

复，加速了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崩溃。⑥ 金本位

制是第一波全球化中保证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

根本性制度。 然而，“一战”爆发后英国立即放弃

了它曾力推的金本位制，美国也于 １９３３ 年步其

后尘，结果导致各国货币竞相贬值，资本流动受

到严重阻碍。 大规模移民亦给美国社会带来严

重冲击，激起了强烈的反移民情绪，人口自由流

动随着美国《１９２４ 年移民法》的实施戛然而止。
到 １９３３ 年，美国移民数量最低时每年仅有 ２．３ 万

人，不到一战前高峰时的 ２％。⑦ 至此，第一波全

球化落潮后的美国陷入了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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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主义的困境，国内政治和国际秩序因此受到

严重威胁。
从美国参与第一波全球化的经历中可以得到

一些启示。 第一，全球化进程并非畅通无阻，也并

非未出现逆转。 第二，全球化可能对一个国家产

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就美国而言，外国商品的涌

入冲击了本国产业和就业，保证资本自由流动的

金本位制极大地限制了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而大规模移民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从

根本上讲，这是由于民族国家与深度全球化之间

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危机时刻，民族国家总

会首先考虑自身利益。 第三，当时各国的反应失

当，而且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很好地调解矛盾，民族

国家的利益轻易战胜了全球的经济发展。
“二战”结束时，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了布雷

顿森林体系。 它汲取了第一波全球化和大萧条

时期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对贸易和资本加强监

管，避免过度自由流动；另一方面避免了大萧条

期间损人利己的保护主义政策，支持有限与可控

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 在该体系之下，温和的

全球化得到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也随之经历了迄

今为止最高速的经济增长。 美国在当时资本主

义体系中的经济和军事主导地位对自由贸易和

国际资本流动的恢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

由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并非自然使然，相反，它
们更像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必须得到霸权国的

支持才能长期维持。 就像英国在“一战”以前那

样，美国在“二战”后起到了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的作用。
然而，对美国的依赖暗含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存在着潜在的缺陷，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美元汇兑

本位制的可持续性。 １９７３ 年，当美元面临贬值压

力时，尼克松（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ｉｌｈｏｕｓ Ｎｉｘｏｎ）总统优先考

虑美国利益而非全球治理体系。 他为了维持美

国收支平衡而让美元贬值，并实行浮动汇率制。
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尽管如此，美
国的主导地位仍然存在，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仍

得以维持。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全球化进

程进一步摆脱了对贸易、资本和劳动力的限制，
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起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美国再次深度参与全

球化进程。 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国际贸易在

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有了大幅度提升。 １９６０ 年，
美国的进出口额只有 ４８４ 亿美元，仅占当年美国

ＧＤＰ 的 ９％，甚至明显低于美国在第一波全球化

期间的水平。 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美国的国

际贸易水平迅速提高。 ２０１５ 年美国进出口总额

超过 ５ 万亿美元，①占 ＧＤＰ 的比重也在 ２０１１ 年达

到 ３１％的峰值。② 这些数据远高于第二波全球化

前的水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美国的国际资

本流动也显著增强。 １９７０ 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投

资（ＦＤＩ）净流入仅有 １２６ 亿美元，占当年 ＧＤＰ 的

０．１％，到 ２０１５ 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已达到

３ ７９４ 亿美元，占 ＧＤＰ 的比重增加到 ２．１％；③１９７０
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仅为 ６５ 亿美元，到
２０１５ 年已增加到 ３ ４８６ 亿美元。④ 同一时期，美国

的人口流入数量出现了激增。 《１９６５ 年移民法》通
过后，合法移民数量从当年的 ３０ 万增加到 １９９１ 年

的 １８０ 万，２０１５ 年仍高达 １０５ 万。⑤ 累计移民数量

则更为可观，２０１５ 年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口数量

已达到 ４ ３００ 万人，占总人口的 １３􀆰 ５％。⑥ 从贸

易、资本和人口三个方面来看，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

后美国确实经历了一轮快速全球化的进程。
第二波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测算，２０１３ 年，商品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Ｕ． Ｓ．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ＢＯＰ） Ｂａｓｉ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ｅｎｓｕｓ．ｇｏｖ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 ｇａｎｄｓ．ｐｄ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Ｅ．ＴＲＤ．ＧＮＦＳ．Ｚ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Ｓ．

Ｗｏｒｄ Ｂａｎｋ，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ＢＸ． ＫＬＴ． ＤＩＮＶ． ＣＤ． Ｗ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Ｕ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ＢＸ． ＫＬＴ． ＤＩＮＶ． ＷＤ． ＧＤ． Ｚ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Ｕ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Ｎｅｔ Ｏｕｔｆｌｏｗｓ”，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ＢＭ．ＫＬＴ．ＤＩＮＶ．ＣＤ．Ｗ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ｅｒ⁃
ｓｏｎｓ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Ｌａｗｆｕｌ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ｓ １８２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ｈｓ． ｇｏｖ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 ２０１５ ／ ｔａ⁃
ｂｌｅ１．

Ｕ． 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１８５０⁃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ｇ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 ｄａｔａ － ｈｕｂ ／ ｃｈａｒｔｓ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ｉｍｅ？ ｗｉｄｔｈ ＝ １０００＆ｈｅｉｇｈｔ ＝ ８５０＆ｉｆｒａｍｅ ＝
ｔｒ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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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服务出口支撑着美国 １ １３０ 万个工作岗位，占
到总量的近十分之一，其中包括制造业四分之一

的岗位，而且与出口相关岗位的收入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出 １３％至 １８％。① 特朗普最激烈反对的自

由贸易协定，为美国增加了 ３ ０００ 亿美元的出口，
并支撑着 ５４０ 万个工作岗位。② 降低关税鼓励进

口，一方面加强了美国的国内市场竞争，提高了

企业生产率；另一方面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更多

样化的选择，降低了生活成本。 据估计，美国中

等收入消费者有 ２９％的购买力源自国际贸易，相
当于平均给每个家庭每年带来大约 １ 万美元的

收入。③

资本自由流动为美国带来的一个巨大收益

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

字。 ２０１５ 年，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 ５ ０００ 亿美元，
但当年美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也高达 ３ ５００ 亿

美元。 美国参与全球化的部分实质是，一方面从

欧洲发达国家获取资金，另一方面从中国等发展

中国家购买商品。 这样，它既同时增加了贸易和

资本，又尽可能维持了国际收支平衡。
此外，过去半个世纪的大规模移民使美国受

益匪浅。 移民为美国带来 ４ ５００ 万劳动力，抵消

了美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

长。 绝大多数移民可以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从
而节省了培养成本，而且欧洲和亚裔移民通常具

有较强的企业与创新精神。 一方面，大约 ４０％的

移民只有高中以下学历，他们接手了美国人不愿

意干的低技能工作；另一方面，美国又接受了大

量的高学历移民，其 ２９％的科学家和 ５０％以上的

科学和工程博士来自于移民。④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伴随着美国经济与社

会政策的明显转变。 向自由贸易政策转变的一

个重要表现是平均关税税率的大幅度下降。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第二波全球化开始时，美国的平

均关税税率仍保持在 ６％以上，而最近几年已经

降低到 １．３％。⑤ 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美国签订了

众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最著名的是 １９９４ 年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 自由贸易伙伴国购买了近一半的美国出口

产品。 美国还为促进资本流动制定了一系列政

策。 在尼克松政府 １９７３ 年放弃美元汇兑本位制

后，美元并没有失去首要国际货币的地位，同时，
自由浮动的汇率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自由

流动。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美国还陆续取消了新

政时期对资本和金融业的一系列管制，各种金融

创新和金融衍生品不断涌现。 克林顿（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Ｃｌｉｎｔｏｎ）政府在 １９９９ 年取消了新政时期

制定的隔离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格拉斯－斯
蒂格尔法》，以进一步刺激金融业的自由发展，但
此后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

机。 《１９６５ 年移民与国籍法》用全球限额制度取

代了之前的民族来源限额制度，这一方法造成外

来移民激增。 《１９８６ 年移民改革和控制法》则大

赦了 ２７０ 万非法移民。 《１９９０ 年合法移民改革

法》被认为是一部最宽松的移民法，大大提高了

移民配额。 至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总统试图

用行政命令使 １ １００ 万非法移民合法化，但共和

党建制派虽然赞同自由贸易，却反对放宽移民政

策，认为大量非法移民侵占了美国的福利资源，
并加剧了对工作岗位的竞争。

全球化的发展还深刻改变了美国的社会观

念。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对贸易

和资本管制的重视，但这种谨慎态度在 ２０ 世纪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ｇｏｖ ／ ａｂｏｕｔ－ｕｓ ／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ｔｒａｄｅ＃．

Ｕ． 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Ｊｏｂ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Ｕ．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ＦＴ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Ｍａｙ １４， ２０１０， 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ｃｏｍ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ｌｅｇａｃｙ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１００５１４＿ｆｔａｊｏｂｓ＿ｆｕｌｌ＿０．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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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ｓ ／ ｃｅ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
ｆｉｎａｌ＿ｎｏｎ－ｅｍｂａｒｇｏｅｄ＿ｖ２．ｐｄｆ．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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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ｓ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ｔｈｅ＿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ｃａｓｅ＿ｆｏｒ＿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ｒｐ＿２０１３＿
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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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３４”， ｐ． ５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ｉｔｃ． ｇｏｖ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３３２ ／ ｕｓ ＿
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ｓｉｎｃｅ１９３４＿ｉｒ６＿ｐｕｂ４０９４．ｐｄｆ．

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

选择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而对资本流动施加严格限制，而
１９７３ 年后，美国选择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放弃了汇率稳

定。



第 ４ 期　 周琪等：美国的反全球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７０ 年代后逐渐被抛弃。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 ７０
年代兴起并成为主流经济理论，深度的国际分工

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而政府监管则成了首要

障碍。 这种思潮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１９８９ 年美

国经济学家为解决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的

经济问题而提出“华盛顿共识”，它鼓励各国尽可

能实行开放和私有化。
新政后一贯主张政府监管的民主党也在 ９０

年代走上“第三条道路”，部分接受了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 比尔·克林顿可谓美国的“全球化总

统”，他将全球化视为解决美国问题的首要方案，
认为美国必须赞同全球化不可阻挡的逻辑。① 克

林顿政府的最后一任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Ｓｕｍｍｅｒｓ）是美国鼓吹全球化的旗手之

一。 他推动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支持对

华尔街和金融衍生品去管制。 此后，他还成为奥

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 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
弗里德曼（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也是全球化的最主

要鼓吹者之一。 他在 １９９９ 年断言“亨廷顿们错

了”，未来世界的核心问题将是全球化而非“文明

的冲突”。② 他相信全球化是一列没有引擎的高

速火车，任何不好好坐车的人都将被抛弃或被碾

压；政府的工作是向民众解释全球化的好处，同
时缓和它带来的短期冲击；只有短视的、愚蠢的

或无准备的人才会反对全球化，他预计对全球化

的抵制将主要来自穷国。③

美国精英普遍相信全球化能显著促进美国

的经济增长，而且美国会在这场全球经济浪潮中

再次获胜。 经济和人口全球化的发展还促进了

多元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的流

行。 奥巴马 ２００８ 年在柏林声称，他是作为一个

“世界公民”来发表演讲的。④

然而，在美国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浪潮下，一
直潜藏着一股反对的暗流。 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

之前，反全球化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环保主义

者等群体参与的左翼运动，但最近一些年来，右
翼民粹主义者成了反全球化的主力。 在 ２０１６ 年

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将移民、自由贸易和全球化

当做首要攻击目标，而且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大

选。 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桑德斯（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ｅｒｎｉｅ

Ｓａｎｄｅｒｓ）也竭力抨击自由贸易，连一贯支持全球

化的希拉里·克林顿（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都不得不

承认， 美国还没有为 ２１ 世纪的全球化做好

准备。⑤

二、美国转而成为全球化反对者的原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

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但 ４０ 年后它们却成为

全球化的强烈反对者，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成为

全球化的积极拥护者。 理解这种反差的关键是

要分清全球化的具体受益者与受害者。 自由贸

易、资本自由流动、人口迁徙固然能提升世界各

国的总体福利，但它们也必然会损害一些国家和

一国国内部分群体的利益。 全球化并非没有

代价。
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大卫 · 李嘉图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 该理论认

为，每个国家不需要生产所有各种产品，而应集

中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

来增加生产总量，从而提升世界各国的总体福

利。 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配

置资源和开展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

经济和收入的增长。 通过自由贸易来促进经济

发展的观念无疑具有其合理性，过去半个世纪里

世界贸易量和经济总量同时快速增长，就是很好

的例证。
然而，自由贸易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

这些缺陷使许多美国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因而招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ｉｌｌ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６， １９９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ｕｃｓｂ． ｅｄｕ ／
ｗｓ ／ ？ ｐｉｄ ＝ ５７１７０．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赵绍棣、黄其祥译：《世界是平

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６－
７ 页。

Ｇｅｏｒｇｅ Ｐａｃｋｅｒ， “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Ｒｅｖｏｌ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ｃｏｍ ／ ｍａｇａ⁃
ｚｉｎｅ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３１ ／ ｈｉｌｌａｒｙ－ｃｌｉｎｔ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ｖｏｌｔ．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 “ Ｆｕｌｌ Ｓｃｒｉｐｔ ｏｆ Ｏｂａｍａ􀆳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Ｊｕｌｙ ２４，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ｎｎ．ｃｏｍ ／ ２００８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０７ ／ ２４ ／ ｏｂａｍａ．ｗｏｒｄｓ ／ ．

Ｇｅｏｒｇｅ Ｐａｃｋｅｒ， “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Ｒｅｖｏｌ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ｃｏｍ ／ ｍａｇａ⁃
ｚｉｎｅ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３１ ／ ｈｉｌｌａｒｙ－ｃｌｉｎｔ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ｖｏ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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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他们的反对。 第一，自由贸易可能导致某些群

体失业和收入下降。 当资源在全球配置、分工在

全球展开时，市场竞争压力会比仅在本国内大得

多。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美国企业纷纷外迁或外

包，这样美国劳动者就必须与待遇比他们低得多

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进行竞争。 来自其他国家

的市场竞争加速了美国产业的空心化，尤其是白

人蓝领集中的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衰退。 更重

要的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通常认为，受到外国

竞争冲击的劳动者可以很容易地转移到其他优

势行业，从而缓解对其收入的不利影响。 但现实

却是，受冲击者大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转

换行业或迁居的成本往往很高，结果导致现实劳

动力市场的很大摩擦。 因此，外国竞争的后果很

可能是受冲击地区失业率升高和居民收入减少。
有研究表明，美国的部分产业，特别是制造

业，确实受到自由贸易的冲击。 假如平均到每个

美国工人身上的中国进口额提高 １ ０００ 美元，当
地的就业人数将会减少 ０． ６％ （制造业减少

０􀆰 １８％），失业率将上升 ０．２２％，劳动参与率将下

降 ０．５５％，而且教育程度更低、收入更少的工人受

到的冲击更大。① 特朗普曾引用美国智库经济政

策研究所的研究，宣称“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

订后，美国几乎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工作

岗位，而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损失了 ５
万家工厂。”②此外，按照该智库的说法，自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使美国损失了

３２０ 万个工作岗位，其中 ２４０ 万个来自于制造

业。③ 仅 ２０１５ 年，美国与 ＴＰＰ 各国的贸易逆差就

使美国损失了 ２００ 万个工作岗位，其中 １１０ 万个

来自于制造业。④

第二，贸易具有重要的收入分配效应，这一

点往往被其经济效应所掩盖。 自由贸易在原则

上能提高全球总产出和总体福利，但并不能保证

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或同等程度地受益。 它所

带来的广泛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一部

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受损。 由于流动资本重新

部署了世界经济中的职业和生产，贸易强化了国

际竞争压力，全球金融限制了国家的福利和再分

配能力，全球化加剧了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经济

不平等。⑤ 弗朗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在特朗普大选获胜后揭示了这一问题，他指出，
近年来，推动全球增长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

和投资体系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层层惠及所

有人口。 随着企业为应对竞争残酷的全球市场

而进行外包，并尽可能提高效率，发达国家的工

人阶级失去了工作。”２００８ 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

两年后的欧元危机，更加剧了这一长期存在的问

题。 “在这两场危机中，美国的自由金融市场以

及欧洲的欧元和管理内部人口流动的申根体系

等政策，在面对外部冲击时都迅速崩溃。 这些失

败的代价再一次更多地由普通工人、而非精英自

身所承担。”⑥

此外，随着贸易越来越自由，其经济效益会

日益减弱，而分配效应会越来越增强。 当市场竞

争从国内扩展到全球时，获利和受损的具体人群

也会发生变化。 研究表明，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

全球化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发展中国家的中上阶

层和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而最大的受损者却

是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 至于发展中国家

的低收入群体，他们依然无法摆脱极端贫困。⑦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 １９６８ 年到 ２０１４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Ｄａｖｉｄ Ｈ． Ａｕｔｏｒ， Ｄａｖｉｄ Ｄｏｒｎ ａｎｄ Ｇｏｒｄｏｎ Ｈ． Ｈａｎｓｏｎ，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０３， Ｎｏ． ６， ２０１３，
ｐ． ２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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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８９９ｅ８ｂｄ９ｄ１．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Ｌａｋｎ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ｋｏ Ｍｉｌａｎｏｖ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Ｗａｌｌ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ｐ． 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ｃ．ｃｕｎｙ．ｅｄｕ ／
ＣＵＮＹ＿ＧＣ ／ ｍｅｄｉａ ／ ＬＩＳＣｅｎｔｅｒ ／ ｂｒａｎｋｏＤａｔａ ／ ｗｂｅｒ＿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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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最富裕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占居民总收

入的比重从 ４２．６％增加到 ５１．２％，而其余四个五

等分组的比重却都逐渐减少，而且越贫穷的阶层

降低得越多。①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言，自由

贸易实际上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和阶级分裂。 美

国蓝领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相

对受损者，因而他们也是反对自由贸易最激烈的

群体。
第三，在自由贸易中，各国成本计算标准的

差异会引发冲突。 自由贸易建立在比较成本的

基础之上，但生产成本的计算标准在各个社会可

能很不相同。 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往往只

考虑以市场价格计算的直接成本，而忽略生产的

外部性，例如环境污染、生产安全、劳工保护和社

会福利等。 在发达国家，这些外部要求都很高，
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全球化深入发

展后，发达国家的企业很容易迁移到外部成本较

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或以此迫使本国政府

或劳动者降低标准，例如降低工人工资、打击工

会组织、减少社会福利、放松环保监管、对企业和

富人减税，等等。 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对美国社会

标准和规则的挑战也是其遭到反对的原因之一。
美国对挑战的回应是，奥巴马政府在 ＴＰＰ 规则谈

判中，为其制定了很高的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
而 ＴＰＰ 最后被反全球化的特朗普总统全盘推翻。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使美国的

经济不平等问题进一步恶化。 法国经济学家托

马斯·皮凯蒂（Ｔｈｏｍａｓ Ｐｉｋｅｔｔｙ）认为，当资本收益

率快于经济增长率时，不平等现象就会加剧。 资

本收入的分配比劳动收入更加不平等，越富裕的

群体其收入中资本收入的比例越大。 大资本往

往有更高的资本收益率，进而导致资本额与不平

等呈正相关。 ２０ 世纪前半期，由于两次世界大战

和剧烈的经济政治冲击，资本遭到严重破坏，结
果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经济不平等得以缓解。 ２０
世纪后期，资本开始快速自我增长。 尽管 ２００８
年爆发了金融危机，但到 ２０１０ 年资本繁荣程度

已达到 １９１３ 年后的最高点。②

资本收入比重上升的一个原因是，金融全球

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更有效

的配置，从而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 与此同时，
金融全球化也极大地提高了资本所有者的收益，
使得富人的收入和财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贫富

分化日益严重。 在当今美国，收入和财富越来越

集中在人数极少的群体手中，收入最高的 １０％的

人群拥有全国 ５０％的资本收入，而收入较低的

５０％的人群几乎没有任何资本收入。 美国最富

裕的 １％家庭的实际收入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至 ７０ 年代

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而从 ７０ 年代后期开始急

剧增长，其速度远远高于排在其后的 ９９％的家庭

任何时期的收入增长速度。 美国最富有的 ０．１％
家庭的财富份额在 １９７８ 年降到 ７．１％的最低点，
以后便迅速上升，到 ２０１２ 年高达 ２２％，重新回到

大萧条之前的水平。 然而在同一时期，美国中下

层 ９０％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占居民总财富比重

的变化趋势却差不多完全相反。 ２０１２ 年，美国最

富有的 ０．１％的家庭所占有的财富与中下层 ９０％
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几乎相等。③ 严重的经济不

平等导致美国的基尼系数从 １９６８ 年的 ０．３９ 上升

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０． ４８，几乎高于所有其他发达国

家。④ 从如此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来看，近年来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桑德斯的左翼民粹主义和特

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对华尔街和国际资本的批

评并非没有缘由。
相对于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全球化中的人

口跨国迁徙对美国的冲击更大。 与自由贸易类

似，移民是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非常有效

的途径。 国境使得国际劳动力市场变得非常分

散，资历相近工人的工资在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

之间有天壤之别。 一名工人只要跨越国境，工资

７

①

②

③

④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 “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
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１４”， ｐｐ． ３０ － ３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Ｃｅｎｓｕｓ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５ ／ ｄｅｍｏ ／ ｐ６０－２５２．ｐｄｆ．

［法］ 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２１ 世纪资本论》，
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７、４２ 页。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Ｓａｅｚ ａｎｄ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Ｚｕｃｍａｎ， “Ｍａｉｎ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 ／ ／
ｇａｂｒｉｅｌ－ｚｕｃｍａｎ．ｅｕ ／ ｕｓｗｅａｌｔｈ ／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ｈｈｅｓ ／ ｗｗｗ ／ ｉｎｃｏｍｅ ／ ｄａｔａ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 ； ＯＥＣ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 ｓｏｃｉａｌ ／ ｉｎｃｏｍ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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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提高许多倍。 这种差别诱使很多低收入

国家的人千方百计地、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移民到

发达国家。① 移民就像商品交换一样能够提升全

球总体福利，使移民者和其所移民国家双方都受

益，但它也会像自由贸易一样使某些群体的利益

受损。
首先，外来移民可能冲击国内劳动力市场，

加剧竞争，拉低工资，导致失业。 虽然总体来说，
外来移民对美国的就业市场没有明显的负面影

响，因为这些移民多从事本土居民不愿意干的低

技能工作，但在经济衰退时本土居民容易将自身

失业问题归咎于移民。② 同时，有研究表明，移民

对低学历本土就业者的工资会产生一定的负面

影响，大约使其降低了 ４．７％。③ 其次，外来移民

可能引发本土居民心理失衡，产生相对被剥夺

感，进而激发本土主义和种族歧视。 反对移民的

美国人特别反感移民占用他们的福利资源，他们

相信那些移民是插队者和懒惰者，以牺牲底层白

人为代价而得到社会优待，并认为民主党在此问

题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④ 第三，外来移民可

能导致过度的社会多元化，引发国家认同危机。
塞缪尔·亨廷顿（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Ｓａｍｕｅｌ·Ｐ）在《我
们是谁》一书中曾对此提出警告，他直言美国的

国家认同已经受到大规模的拉美裔移民的威胁，
并称美国有可能分化成为“两个民族，两种文化

和两种语言”。 第四，外来移民还可能带来更多

的犯罪活动和安全威胁。 历史上，美国政府和民

众曾担心移民可能把激进的政治思想和运动带

入美国。 当前，许多美国人则担心移民会带来犯

罪和恐怖主义活动。 特朗普即以此为由要求限

制墨西哥移民和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的全球化遭到反对的原因与第一波全球化具有

明显的相似之处。 第一，全球化发展与民族国家

利益之间存在根本的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在

发生冲突时后者往往能占上风。 第二，全球化具

有再分配效应，会进一步造成经济不平等，而政

府却往往对此认识不足，未采取有效的补救措

施。 第三，人口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可能造

成本土居民失业和收入下降，引起社会冲突，甚

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三、美国的反全球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美国白人蓝领和中产阶级由于自身的经济

利益和社会地位受到全球化的损害，便诉诸于政

治手段，靠权力来维护在他们看来是自己的应得

之物，保护自身免遭进一步的损害。 他们的力量

虽无法逆转全球化进程，却足以对美国甚至全球

政治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美国反全球化浪潮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结

果便是特朗普的当选。 与其他总统参选人不同，
特朗普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球化，激烈地攻击自由

贸易和外来移民。 他声称：美国的“政客们一直在

不遗余力地追求全球化……全球化让金融界的精

英们赚得金银满盆，但是它带给数千万美国工人

的却只是贫穷和心痛。”⑤他还宣称将绝不会再让

美国或它的人民屈服于全球化，其手段将包括退

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简称 ＴＰＰ），对《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简
称 ＮＡＦＴＡ）等美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

新谈判，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等等。 特朗普还要求

遣返美国的非法移民，在美墨边境修建围墙，并
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

特朗普的当选得到美国反全球化群体的普

遍支持。 特朗普成功的关键在于两点：第一，他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美］丹尼·罗德尼克著，廖丽华译：《全球化的悖论》，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２５－２２６ 页。

Ａｄａｍ Ｌｏｏｎｅ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Ａｄａｍ Ｌｏｏｎｅｙ， “Ｗｈａｔ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Ｕ．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
ｇｅｓ”，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ｂｌｏｇ ／ ｊｏｂｓ ／
２０１２ ／ ０５ ／ ０４ ／ ｗｈａｔ－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ｓ－ｆｏｒ－ｕ－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ｗａ⁃
ｇｅｓ ／ ＃ｃａｎｃｅｌ．

Ｇｅｏｒｇｅ Ｊ． Ｂｏｒｊａｓ ａｎｄ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Ｆ． Ｋａｔｚ，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Ｂｏｒｎ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Ｊ． Ｂｏｒｊａｓ
ｅｄ．，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ｐ． １３－１５．

Ａｒｌｉｅ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Ｌａｎｄ： Ａ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ｉｇｈ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３７－１３９．

“Ｆｕｌ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ｓ Ｊｏｂｓ Ｐｌａｎ Ｓｐｅｅｃ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Ｊｕｎｅ ２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ｆｕｌｌ－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ｔｒｕｍｐ－ｊｏｂ－ｐｌａｎ－ｓｐｅｅｃｈ－２２４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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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中下层白人的支持。 这一群体非常关心

自由贸易、移民和恐怖主义袭击问题。① 虽然他

们只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但他们构成了特朗

普支持者的半壁江山，确保他在全国范围内拥有

一个稳固的民意基础。 特朗普在未受大学教育

的白人中的得票率领先希拉里 ３９ 个百分点，而
在 ２０１２ 年选举中，罗姆尼（Ｗｉｌｌａｒｄ Ｍｉｔｔ Ｒｏｍｎｅｙ）
在这个群体中的得票率仅领先奥巴马 ２５ 个百分

点。② 第二，特朗普得到了中西部各州白人蓝领

的支持，这个群体曾是民主党的核心选民，但由

于感到深受自由贸易之害，他们逐渐转向共和

党。 这使特朗普能以不到 １０ 万张的微弱普选票

优势，颠覆掉三个传统的蓝州———宾夕法尼亚、
密歇根和威斯康星，从而决定性地击败了希拉

里·克林顿。 因此可以说，特朗普的当选是那些

自认为深受自由贸易之害的中下层白人的胜利，
他们发现自己在自由贸易和外来移民的冲击下，
经济上受到损害，社会地位也在下降。 特朗普则

充分利用了他们经济与种族文化上的焦虑感。
深度全球化反而激起了美国的民族主义情

绪。 将当前美国政治归于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

的二元对抗，或许失之于简单，却足以说明很多

实质性问题。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一直存在

着根本性的矛盾，后者至今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

要行为体，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是如此，而全球

治理尚无法突破民族国家的界线。 因此，每当全

球化进程危及民族国家利益时，后者的力量几乎

总能占上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是如此，当今的美

国还是如此。 特朗普宣称“民族国家仍然是幸福

与和谐的真正基础”，③并明确地把“美国优先”
当做其信条。 他在就职演说中直言：“每一个贸

易、税收、移民和外交的决定都将以美国劳工和

美国家庭的福祉为第一考虑……各国皆有权将

其利益置于首位。”④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曾激发很

多人的乐观主义情绪，就像是欧盟的发展曾经带

来的乐观情绪一样，他们以为国家主权和民族情

绪都会逐渐弱化，身份认同将从民族国家转移到

次国家或全球性层面上来。 但现实却远非如此，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英国脱欧、欧洲各国

极右势力的兴起，都证明深度的全球化反而会激

发民族主义情绪。
保护主义政策将成为美国应对全球化风险

的一种手段。 美国有悠久的保护主义传统，从 １９
世纪初一直到二战时，美国都一直用极高的关税

壁垒来保护本国产业。 历史表明，当美国自身利

益受损时，它会毫不吝惜使用保护主义政策。 当

第二波全球化的副作用凸显时，保护主义在美国

也应运而生。 特朗普倾向于用贸易保护主义、经
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来拯救美国的经济。 与

自由贸易所倡导的开放与合作相反，特朗普声

称：“只有保护，才能带来繁荣富强。”⑤皮尤公司

的民意调查显示，虽然 ２００９ 年以来多数美国人

仍然支持自由贸易，但最近两年反对的比例从

３０％上升到 ３９％。 以往多支持自由贸易的共和

党人现在有 ５３％的反对它，而以往多反对自由贸

易的民主党人现在却有 ５６％的支持它；特朗普的

支持者对自由贸易的反对最为激烈，比例高达

６７％。⑥ 大选的出口民调也显示了类似的现象：
４２％的投票者认为国际贸易夺走了美国的工作

岗位，而且投特朗普票的人中 ６４％的人持此观

点，相反，只有 ３９％的投票者认为国际贸易为美

国创造了工作岗位。⑦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特
朗普推行保护主义政策在美国具有较强的民意

基础。
大规模移民浪潮已经激发了美国本土主义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ｏｐ Ｖｏｔ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６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Ｊｕｌｙ ７，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ｏｐｌｅ － ｐｒｅｓｓ． ｏｒｇ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０７ ／ ４ － ｔｏｐ －
ｖｏｔ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２０１６－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ｘｉｔ Ｐｏｌｌ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ｎｎ．ｃｏｍ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ｅｘｉｔ－
ｐｏｌｌｓ．

“Ｄｏｎａｌｄ Ｊ． Ｔｒｕｍｐ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ｐｒｉｌ ２７，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ｏｎａｌｄｊｔｒｕｍｐ． ｃｏｍ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ｄｏｎａｌｄ － ｊ． － ｔｒｕｍｐ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ｓｐｅｅｃｈ．

Ａａｒｏｎ Ｂｌａｋ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ｓ Ｆｕｌｌ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ｒａｎ⁃
ｓｃｒｉｐｔ，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ｔｈｅ － ｆｉｘ ／ ｗｐ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０ ／ ｄｏｎａｌｄ －
ｔｒｕｍｐｓ－ｆｕｌｌ－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 ？ ｕｔｍ＿ｔｅｒｍ ＝ ．
５ｆｂ９１３１８５８３ｃ．

同②。
Ｂｒｕｃｅ Ｓｔｏｋｅｓ，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ｒｕｍｐ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

Ｓｅ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ａｌｓ ａｓ Ｂａｄ ｆｏｒ Ｕ．Ｓ．”， Ｍａｒｃｈ ３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 ／ ｆａｃｔ－ｔａｎｋ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３１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ｒｕｍｐ－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ｓｅｅ－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ｄｅａｌｓ－ａｓ－ｂａｄ－ｆｏｒ－ｕ－ｓ ／ ．

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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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兴。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但反移民情绪在

美国出现非新教徒和有色人种的大规模移民后

周期性地爆发了。 美国历史上的反移民本土主

义运动表面上多出于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原因，
担心美国社会特性会遭到异质性移民的冲击，但
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原因也掺杂在其中。 较

近的例子是，新一轮的本土主义在 ２００９ 年兴起

的右翼民粹主义茶党运动中明显显现出来。 反

移民是茶党的核心议题之一，他们将移民斥为懒

惰的、有罪的和危害社会的占便宜者。 茶党分子

在阻挠奥巴马的移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特朗普以更加极端的形式将反移民议题引

入 ２０１６ 年大选和美国政治生活中，并将驱逐非

法移民作为执政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 与

美国以往的本土主义运动类似，特朗普反移民的

理由也掺杂着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经济竞争、种
族文化等不同的成分。 他声称穆斯林移民给美

国带来了恐怖主义活动，墨西哥移民带来了犯罪

活动，还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２０１６ 年大选

的出口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者非常关心移民

问题，在将移民视为美国最重要议题的选民中，
６４％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而且在赞同驱逐非法

移民的选民中，８３％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②

美国的本土主义运动往往带有白人至上的

种族主义色彩。 在 ２０１６ 年大选中，特朗普反政

治正确的言论使以往受到抑制的非主流右翼进

入主流政治视野。 特朗普的白宫首席战略师和

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Ｓｔｅｖｅ Ｂａｎｎｏｎ）是非主流

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一派人坚持白人至上，
排斥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频繁地抨击全球化，
宣扬全球主义阴谋论。③

全球化还引发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 冷

战的结束曾给美国带来“历史终结”的乐观憧憬，
但在仅仅 ２０ 年之后，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诸多

弊端便暴露无遗。 经济不平等、中产阶级衰落、
白人蓝领失业、国家认同分裂、恐怖主义袭击等

许多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全球化引起

的。 这些短期内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加剧了美

国政治的极化与分裂。 两党分别代表在全球化

中受益和受损的群体：具有民族主义价值观的白

人精英与中下层白人结盟，他们是全球化的相对

受损者，构成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具有世界主义

价值观的白人精英与少数族裔、外来移民联盟，
他们是全球化的相对受益者，构成民主党的选民

基础。 利益分歧造成两党在观念和政治上的尖

锐对立，这会严重削弱政府的治理能力，损害民

众对政府和民主制度的信任，而且还会反过来降

低政府应对全球化所产生的副作用的能力。 根

据盖洛普的民调，美国民众对国会的信任程度总

体上呈下降趋势，最近几年一直不到 ２０％，最低

时只有 ９％。④ 美国全国选举调查（ＡＮＥＳ）得出的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指数” １９６６ 年曾达到 ６１％，
之后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到 ２０１２ 年仅为 ２２％。⑤

当民众不再信任政府，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

就可能诉诸于民粹主义这种非常规的民意表达

方式，并要求推行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

义的极端政策。
民主制度的关键在于赢家与输家的妥协，政

策的受害者应能获得充分的补偿。 但在当今的

美国，很难想象当政者能做到这一点。 一方面，
世界主义的精英不能理解中下层白人的思维和

举动，直接将其贬低为种族主义、本土主义和民

族主义，正如希拉里·克林顿将特朗普的一半支

持者斥为“可悲的”。 另一方面，中下层白人固然

受到全球化的损害，但他们远非美国最贫困、最
受歧视的群体，占美国人口近三分之一的少数族

裔和外来移民的经济社会地位，通常比中下层白

人更低。 而且，许多白人也拒绝放弃他们一直坚

持的种族优越感和“美国例外论”，不愿接纳少数

族裔和外来移民。 虽然在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付随鑫：“从右翼平民主义的视角看美国茶党运动”，
《美国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９６ 页。

Ｅｘｉｔ Ｐｏｌｌ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ｎｎ． ｃｏｍ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ｅｘｉｔ－ｐｏｌｌｓ．

Ｌｉａｍ Ｓｔａｃｋ，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 Ａ Ｆａｒ－Ｒｉｇｈｔ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ｕ⁃
ｏｙｅｄ ｂｙ Ｔｒｕｍ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１５ ／ ｕ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ｒｉｇｈｔ－ｔｒｕｍｐ．ｈｔｍｌ．

Ｇａｌｌｕｐ，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ａｌｌｕｐ．ｃｏｍ ／
ｐｏｌｌ ／ １６００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ｓｐｘ．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１９５８－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ｒｇ ／ ｎｅｓｇｕｉｄｅ ／ ｔｏｐｔａｂｌ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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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美国人都宁愿相信，成熟的美国民主制将对

他作为总统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但全球化所

引发的这些经济与社会危机将对美国自由民主

制的韧性与稳定性形成严峻考验。
美国的反全球化还可能对国际秩序和全球

治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危及当今的世界

秩序。 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反全球化

行为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负面影响在 ２０ 世

纪 ３０ 年代就得到过证明：１９３０ 年《斯穆特－霍利

关税法》加速了自由贸易体系的崩溃。 虽然 ８０
多年后各国能从以往的灾难中汲取教训，当今全

球治理体系也更为发达，但美国的反全球化政策

还是可能危及当今的世界秩序。 自 １９４５ 年以

来，促进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是由美国

创建的自由世界秩序，而一个开放贸易和投资的

体系之正常运转，依靠的是美国的霸权力量。 如

果美国带头采取行动改变这一体系或阻挠其发

挥作用，世界范围内会有很多力量乐于响应或

“配合”其行动，结果可能引发上世纪 ３０ 年代那

样的经济螺旋式下行。①

在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帮助下上台的特朗普，
在其主要内外政策方面都与主张美国引领全球

化的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逆向而行。 特朗普坚

持“美国优先”的原则，实际上就是美国经济第

一、贸易第一、就业岗位第一。 凡是危及美国贸

易和就业的国家，都被视为美国利益的危害者；
对所有国家的态度，也都要以此衡量。 他试图大

幅修改甚至推翻过去 ７０ 年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

体系。 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执行副总裁马库

斯·诺兰德（Ｍａｒｃｕｓ Ｎｏｌａｎｄ）认为，特朗普头脑里

根本没有宏观经济学的概念，他厌恶任何经济学

理论，持有某种重商主义的观念，认为出口多、进
口少是获利的象征，实际上把各国之间的经济交

往看做是零和游戏。②

特朗普上台伊始就兑现其在大选中的承诺，
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ＴＰＰ），重新

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他不断口头施压，要求

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停止在海外投资建厂，将生产

迁回美国。 特朗普多次声称中国损害了美国经

济，要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商品征

收 ４５％的关税。 美国商务部正在制定向中国企

业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措施。 美国的这些行动将

对国际贸易体系造成重大影响。
特朗普对全球治理缺乏兴趣，蓄意忽略许多

全球性问题。 例如，特朗普宣称气候变化是中国

制造的骗局，反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合

作，表示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与此相应的

是，他要求重新发展化石能源，取消对美国能源

生产的限制。 这些做法背离了国际上对气候变

化问题的共识，将削弱各国与气候变化做斗争的

共同努力，并将影响国际能源的供给和价格。
特朗普持强烈的反移民和反难民态度，使他

上任不到 ２０ 天就签署了《促进边境安全和移民执

法》的总统行政令，以加强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力

度，并签署了题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

的国家保护计划》的总统行政令，禁止来自七个

以穆斯林为主要居民的国家的普通公民进入美

国。 这招致美国国内外接连爆发激烈的政治抗

议、法律诉讼和外交冲突。 最后国土安全部根据

最高法院法官做出的违宪裁决，宣布全面暂停执

行这一行政令。 特朗普坚持要在美墨边境修建

一道围墙，以阻止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 根据

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全国各地正在采取针对非

法移民的执法行动，拘捕非法移民。 但这一措施

已经引起谷歌、微软、苹果等电子产业中大型跨

国公司的担忧，因为它们的雇员中有很大一部分

是外来移民。 微软的印度裔首席执行官萨提亚－
纳德拉（Ｓａｔｙａ Ｎａｄｅｌｌａ）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一封

内部邮件，表示：“无论来自哪个国家，移民对整

个微软都至关重要。”而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

姆·库克（Ｔｉｍｏｔｈｙ Ｄｏｎａｌｄ Ｃｏｏｋ）则在一封给员工

的内部信件中说，“苹果坚信移民的重要性———
无论对我们公司还是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均是如

１１

①

②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Ｕ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１６， 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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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作者在美国进行调研时，库斯·诺兰德与作者的谈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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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没有移民，就没有苹果，遑论后来的繁荣与

创新”。①

美国已经采取和正在采取的一系列逆全球

化而动的对外政策，还意味着它将放弃许多国际

责任，而这将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造成全球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这种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

期间曾出现过，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将其称

之为“金德尔伯格陷阱”。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是马歇尔计划的构想者之

一，他认为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世界多灾多难的原因

是，虽然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大国，但却

未能接替英国扮演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
结果导致全球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

大战。②

四、结论与思考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是全球化进程的

引领者与推动者，但如今却受到其副作用的严重

影响，转而成为它的反对者和阻挠者。 其中的原

因与教训令人深思。
从美国所经历的两次全球化进程、美国对全

球化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与政治影响来看，美国

曾作为主要角色之一深度参与第一波全球化进

程。 然而，一旦美国的国家利益不能承受自由贸

易、资本流动和外来移民的冲击，它便在 ２０ 世纪

二三十年代迅速转向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本土

主义和孤立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第一次

全球化进程的中断。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的第二波全球化进程

中，美国成为引领者与推动者。 全球化给美国带

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如今全球化对美国的副作用

逐渐显现。 它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美国的制造

业衰败、就业岗位丧失、收入下降、经济不平等、
政治冲突、国家认同危机、犯罪活动和国家安全

威胁等严重问题。 这些社会危机激发了美国国

内的反全球化潮流，催生了民族主义、保护主义

和本土主义的政策。 而反全球化的特朗普新政

府准备采取的一系列抵制措施，将可能削弱美国

自由民主制度的根基和现存的国际秩序。

从美国的例子可以看出，全球化并非自然使

然，既非不可避免也非不可逆转。 自由贸易也不

一定是国际交往的常态，而是霸权国的游戏。 正

如一个国家内部任何遭受经济损失的群体都试图

寻求政治保护一样，在全球化过程中竞争失利的

群体和国家也会诉诸政治手段。 民族国家仍然是

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 当全球化与民族国

家的根本利益发生矛盾时，后者的利益必然占上

风。 如果忽略全球治理的这一局限，只会加剧全

球化的脆弱性。 一方面，深度的全球化会损害民

族国家政策的独立性和民主性，从而削弱它应对

全球化副作用的能力；另一方面，当全球化日益深

入时，国内和国际治理的方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

化。 推进全球化和加强全球治理的前提应当是各

国，特别是主要推进者，努力改善国内治理。 良好

的国内治理能缓解全球化的副作用，而失败的国

内治理会带来对全球化的反弹和巨大阻力。
全球化固然能提升全球总体福利，但也会造

成新的受害者。 如果完全忽视他们的诉求，反全

球化的情绪就会逐渐积累，最终可能爆发出来。
但如果放任甚至迎合反全球化情绪，则可能制定

短视、狭隘和自私的政策，破坏正常的国内和国

际秩序。 受害者的看法也并非总是理性和客观

的。 白人蓝领的损失恐怕很难说主要是由全球

化引起的，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和信息技术

的发展，才是其主要原因。③ 他们所要求的民族

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对其境况不能说

毫无帮助，但可能同时危害国内和国际秩序。 这

些自利政策曾在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造成严重的

灾难，当今各国应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世界各国都受益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 从 １９７０ 年到 ２００８ 年美国金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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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引自“特朗普下了一道‘移民禁令’，整个硅谷都坐不住

了”，搜狐网，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ｍｔ．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１７０１３０ ／
ｎ４７９７２４１００．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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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全球商品和服务产出翻了两番，使数亿人口

摆脱了贫困，不仅包括中国人和印度人，还包括

生活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①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中国可以说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
美国的反全球化也将给中国带来重要影响和启

示。 一方面，中国还会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来促

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体量和经济发

展需求使其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美国反全

球化的负面影响，还有能力促进未来的全球化进

程，成为全球开放经济的重要推动者。 另一方

面，全球化体系是一项庞大的公共产品，需要强

国甚至霸权国的大力推动才能得到维持，因此在

当今世界，美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关键。 如

果中国想要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还需做长远

的努力，且需量力而行。 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

成长和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终有一天，当前美

国在全球化中遇到的困境也会成为未来中国面

临的问题，因此，美国的经验教训亦应成为中国

今后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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